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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萧红小说《呼兰河传》的艺术特色

[摘 要] 

    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看似没有尖锐复杂的人物纠葛，也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，不过描写了身边百姓的普通生活，但却潜移默化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老百姓生命和尊严的渺小轻贱。

    萧红写人物，但没有主角；叙述故事，但没有主轴；内容可以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。她以儿童的视角，用清新自然的笔触，看似平淡却饱含深情的叙述给我们展现了呼兰城的风土人情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她对故乡、家庭的爱恋与渴望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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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萧红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读者的目光，小小的《火烧云》，就让读者欲罢不能，《祖父的菜园》更是让人爱不释手。 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看似没有尖锐复杂的人物纠葛，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，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不过是描写了身边百姓的普通生活，但却潜移默化地表达了那个时代老百姓生命和尊严的渺小轻贱。

    萧红写人物，但没有主角；叙述故事，但没有主轴；内容可以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。她以儿童的视角，用清新自然的笔触，看似平淡却饱含深情的叙述给我们展现了呼兰城的风土人情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她对故乡、家庭的爱恋与渴望。
    一、欢乐童年——寂寞心灵的慰藉 

萧红从幼年就饱尝孤独、寂寞，一生与家人聚少离多。战乱、流离失所、被欺骗、痛苦的感情生活使远离家乡、敏感寂寞的萧红无比思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，于是，她以家乡环境和童年生活为原型，创作了《呼兰河传》。它虽然写了人物，但没有主角；虽也叙述故事，却没有主轴；全书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。

作者集中描写了她欢乐的童年。《呼兰河传》以她亲身生活为线索，详细地描述了童年的经历，构成了全书中最自由、最幸福、最快乐，令人终生难忘的部分。她童年生活过的后花园，是她一生难忘的地方。在她的笔下，那里一切都活了，都有无限的本领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而她也是要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说拔草却拔苗也无人责备，要睡觉，就睡觉更无人打扰。那份自由和欢快令萧红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。
    虽然命运多舛，但萧红始终坚守着纯洁善良的童心，儿童视角是她创作的一大特色。她以儿童天真的视角、通过平实自然的语言、散文式的叙事结构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执著追求呈现出来。萧红小说不使用修饰语，不刻意雕琢，不使用长句子，粗粗看来寡淡无味、平淡无奇，但细细品味，就会发现她用语活灵活现，风味独特。
     萧红虽然思想激进，才华横溢，但当时男权至上的现实社会不可能能给萧红自由翱翔的天空，她只能以回忆童年来寻觅心灵的高远蓝天，筑起精神世界的伊甸园。萧红出生在黑龙江，去逝在香港，她至死不忘自己的童年。她在弥留之际，写下“半生尽遭白眼冷遇，……身先死，不甘，不甘。”表达了心中的孤苦、寂寞、愤恨。

    二、悲剧人生——新思想的投射 
萧红受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，创作普遍关注的是老百姓的命运。经过“五四”运动，她形成了新思想。受当时写作风气的影响，她不可避免地分析百姓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，有意识地揭示当时百姓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。萧红紧紧抓住人的生与死进行展现和剖析，表现了她独特的悲悯意识。 

创作《呼兰河传》时，萧红已意识到是当时社会造成了百姓的麻木不仁，是当时社会对百姓造成无情的杀伤力，她对生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对生命的认识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，所以写出了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。在她的《呼兰河传》中，环境已不是赤裸裸的压抑、残酷：“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，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。”

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淹死了，“不声不响地”就成了古事，不但染缸房仍在原址，“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。”造纸房里饿死一个私生子，因为他是私生的孩子，算不了什么。也就不说他了。以一个孩子的视角，萧红平淡，模糊地讲述死亡的故事，甚至以生机勃勃的生命作陪衬，重创读者的心灵。《呼兰河传》平实、生动地叙述了小团圆媳妇从一个“笑呵呵”的小姑娘到一个“黄瘦”的病人，直到被折磨而死的过程。一个头发又黑又长，梳着很大的辫子，曾经看见我，也还偷着笑的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就因为莫须有的”不怕羞”，被打、被烫、被不断摧残、折磨，终于死去了。萧红用刻意平淡的笔法，表现了心底的呼唤，最惊心动魄的、最痛心的是百姓的“蒙昧”，是看不到生命价值，是对生命的浪费。萧红对现实的悲哀，对生命的看法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迫切改造百姓思想、民族生活方式的愿望，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创作背景。《呼兰河传》以平淡的口吻揭示了愚蛮强势的社会背景——全民无意扼杀生命。小团圆媳妇因为“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，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”，就被“好心的人们”活活折磨死；谨守妇德的王大姐，就因为嫁给了磨倌，转眼变为“坏女人”，在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的奚落中死去……害死他们的人不是刽子手，曾经也受尽折磨，可这些本性善良的受害者却又糊涂地去杀别人，如此残忍却是以真诚善良为目的。一切杀戮都是自然而然的，正常的，安然的。这样的民族，这样的灵魂，又有谁能摆脱悲剧的命运。萧红以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依然穷困潦倒、颠沛流离的一生验证了百姓麻木不仁的生命状态，于是她在创作《呼兰河传》中有了“直面真正的人生”的勇气。她希望《呼兰河传》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的沉重的批判，能唤醒人思考的意识、能唤醒人对生命的尊重，能唤回人性的尊严，能唤回人们真正的温暖和善良。

     三、诗意华章——独创的小说风格

萧红的小说没有贯穿全文的人物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似清新的散文，又似触动心扉的诗，而整体读来，还是在讲述着身边的故事。这种边缘性文体，超常规语言、自传式方法、散文化结构以及诗歌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“萧红体”，构筑了萧红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。

1. 独特的语言

萧红擅长以平和自然、稚拙朴素、充满童趣的语言去描绘她身边的一切。读她的文章，天真率性和自然简朴浑然一体，形成了神奇瑰丽的“萧红味”。“花开了，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，就象鸟上天了似的。”这儿童眼中的后花园，朴素平淡，率意无奇，看似没有着意雕琢，一派自然，其实突出了萧红小说语言新鲜、生疏的特点。不但直率、自然，而且蕴含着稚拙浑朴的美，独特醇厚的情调。“主人不见了”，“死了”，“逃荒去了”，童稚简朴的语言中蓄藏着强烈的失落感、沧桑感。“忘却不了”，“难以忘却”。透过同义词语的反复出现，作家以弦外之音表达对故园的脉脉深情，表达对人世间生生死死“单调重复”难以言状的悲凉。萧红小说生动简洁、清纯童稚，拙朴天成，具有强烈的散文风格，于鲜明个性中带有诗意的色彩，在清丽中蕴含凄婉的意韵。

2. 自传式叙事

   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 

(1)自传性的怀旧笔调

《呼兰河传》是自传体小说，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生活，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。萧红在创作中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，通过回忆的方式写景状物，叙事记人，小说融进了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。萧红之所以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，是因为她创作《呼兰河传》时已离故事中的题材、人物和环境久矣，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，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，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审美情绪，并与题材溶为一体。萧红这种以怀旧的笔调进行创作的手法被评“仍然有美，即使这美有点病态”。

(2)第一人称限制叙述

萧红小说《呼兰河传》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。作品中的“我”不是旁观者和局外人，而是小说生活的见证人。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，萧红小说几乎都有自己的影子，无论用怎样的人称，怎样的口吻，都是萧红自己在讲述。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，限制读者只能通过作者的眼睛和嘴巴去感知体验，这就使萧红小说染上了作者的精神色调，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。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省却了许多铺垫的文字，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，在限定的篇幅中提高了人物精神情感的色调。萧红第一人称叙述方法使作品真实、亲切，仿佛在与邻家人聊天。在文章中，作者与读者处于平等的对话地位，消解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，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。在无形中，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儿童视角是萧红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，给她带来别具一格的效果。萧红往往是从懵懂单纯的小女孩视角来进行情感评价，这就造成了举重若轻，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。再通过小女孩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性之间的对比，产生出反讽的艺术效果。如小团圆媳妇之死，作者透过“我”的眼睛，为读者拍摄了震撼人心的悲惨画面。涉世未深的“我”是用好奇的目光来看这件事的，显然不会洞察这一幕的悲惨。对“我”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一个 “从未见过，不同寻常”的故事，于是达到了叙述者越平静，读者越激动；叙述者越超然好奇，读者越悲哀的艺术效果。萧红作品独特的儿童视角，增加了作品的情感的容量，内部的张力。 

3.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

萧红小说具有散文化的文体结构，常常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，更缺乏严密的间架结构。即使有事件的过程，也常常被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打断。《呼兰河传》虽然是自传体小说，但全文既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，也没有曲折紧张的情节；既不写家史，也不写家事，而是描写祖父后花园的景色，童年生活的寂寞，呼兰城街头巷尾的生活情景，喜庆病灾的盛典，家中的庭院厢房，形形色色下层人民的住客……全书信马由缰，可分可合。分开每章都独立成篇，自成单元；合起则成小城整体，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。萧红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凌乱的生活画面，小说结构非情节化、非戏剧化。

    4.诗化的风格  

《呼兰河传》中有一个“诗魂”的形象。这个形象有诗一般的心怀、诗一般的情趣。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，而且增加了抒情的浓度。这个形象通过真诚地抒发情感，使读者体悟到宁静和安详，无知和愚昧、苦难和悲凉，荒凉的和绝望。萧红的“诗魂”表现了诗人的灵性，披露了社会的悲剧，揭示了生命的哲理。在《呼兰河传》中，萧红描摹跳大神、唱秧歌、放河灯、野台子戏、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……这些俚俗蒙昧的习俗，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，深深地打动着读者。

萧红受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、采取诗意的创作方式，急切地倾泻出记忆中的印象片断，以散文式结构、诗意语言来捕捉并表现情绪的流动，因此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，赋予小说形式自由、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。萧红的小说“不象小说”，却比“象一部小说”更诱人，更令人回味。萧红对诗意的追求，使她的小说有着更强烈的抒情意味。“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，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，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。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。”（《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》第26页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）。

《呼兰河传》以诗一般的意境，童话般的情调，平实简朴的笔触为我们叙述了呼兰河畔安详宁静的天堂，纯真自由的童年世界，苦难悲凉的乡土生活，愚昧无知的悲悯农民。萧红如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丑陋现状，深刻揭示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农民的迫害，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忧郁和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民深深的同情，是一部中国农村小说的杰作。《呼兰河传》是才华横溢而命运多舛的萧红且行且吟的悲歌，是萧红对生命消磨的无尽忧伤和彻骨的体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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